
“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在中国，主要是在天津大学花更多的时间

教育学生。”春节前夕，新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天津大学外专千人计

划教授詹姆斯·弗雷泽·斯托达特来到天津大学，给在校的工作伙伴

及学生送来春节的问候。

弗雷泽说，诺贝尔奖是对他科研成绩的最高等级的肯定，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让他摆脱了必须做科研的压力，而今后他更愿把精力放

在培养学生上。弗雷泽认为，要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开放和激励卓

越是首要原则。他也希望天津大学对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敞开胸

怀，同时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而这种特质会让大学变得更加优秀。

在弗雷泽看来，他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是表彰他为基础科学所做

出的贡献，而不是说他在科技应用方面的建树。所以他在谈到创新

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做基础科学的创新。他说：“一旦你的工作被这

种表彰基础科学最高等级的奖项所承认，那足以充分说明基础科学

的重要性，因为其他人可以在你研究的基础上将原理用于新的科研

领域。” （通讯员刘晓艳 本报记者冯国梧）

新晋诺奖得主詹姆斯：
我的下一个
目标在中国

5
新闻热线：010—58884060
E-mail：adaxuqian@126.com

■责编 许 茜2017 年 2 月 6 日 星期一 QIAN YAN REN WU 前沿人物

缺氧、负重，爬上 4000米高海拔的流石滩上，竟然只为了一朵盛

开的花朵。这个疯丫头就是李茜。

李茜，80 后云南姑娘，植物插画艺术家，喜爱高山花卉，最擅长

植物水彩画。在没有认识她之前，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原来还有这

么小众的一个职业——植物科学绘画师。

据 Hey 且慢公号报道，但她不是专业学画画的。她学的是化学

专业，直到在英国做交换生期间，接触了西方博物学、自然插画……

这才决定转专业，申请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学硕士。

画一幅水彩简单，但要画下植物的根茎叶、花苞、花蕊却是难之

又难。它考验的不只是画工，还有对植物的了解。那段时间，每天早

上 8点钟，李茜准时出现在植物园里。这里就是她的教室，累了直接

躺在植物园的椅子上午睡。甚至为了研究杜鹃花，花四个月的时间，

窝在标本馆里，并为每一种杜鹃都绘制了肖像画。

做一名合格的植物科学绘画师，可不是泡泡标本馆那么简单。

这门学问可不是拼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还要去野外做最原始的观察。

野外考察特别苦。水深过膝的湿地，用砍刀开路才能过的树林，

衣服被汗水、雨水淋湿，再被烈日烘干，晚上回到驻扎地，还有很多树

枝叶子要看。野外的苦，没有吓退这个中国姑娘，为了更好地寻花问

草，她担任了纪录片《香格里拉神秘之猴》的科学顾问和现场制片，还

加入到《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制组。

李茜：
爬4000米雪山
就为一株野花

人物点击

（除标注说明外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静止的地球是“圆”的，那么自转的地球由

于受地球离心力的影响，就会变成“扁”的。何时

“圆”，何时“扁”呢？这事让李建成琢磨了 26年。

在现代大地测量学领域，这位武汉大学副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决心要“勾勒”出一个精准

的地球。手捧 2016 年度的何梁何利“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证书的李建成，向这一科研梦想又近

了一步。

李建成李建成：：2626年只为年只为““勾勒勾勒””精准地球精准地球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吴江龙

一般把平静的海平面定义为高程起算面，世

界上没有一把“尺子”可以直接测量崇山峻岭相

对平均海水面的高度。传统高程测量依靠人工

外业逐点传递，埋设地面标石，来获得高程信息，

这常常需要国家测绘、水利等多部门通力合作，

花费 10 年的时间，才能建立国家高程控制网。

然而，这种依靠人工标石的定位模式，由于地

面沉降、地震灾害等原因，标石容易遭破坏。此

外，传统水准测量效率低，同时还具有山区难作

业、不能跨海传递等局限性。

为改革传统做法、减少误差，建立准确的地球

表面空间三维数字化模型，李建成及其团队创新

性地提出用大地水准面数值模型取代传统水准

标石，建立并维持国家现代高程基准。

这一模型替代了覆盖全国的水准标石点，从

传统升级到现代，实现了我国高程基准建立与维

持模式一次变革性转变。

转变只是第一步，下一个目标，李建成瞄向了

世 纪 性 难 题 ——“ 确 定 1 厘 米 级 精 度 大 地 水 准

面”。这道难题一解就是 26 年。

为什么要追求更高的精度？李建成说，跟老

百姓盖房子是一样的。盖房子前，首先要确定方

位；建的时候，还要放线，以确保房子不偏不斜。

我们的技术是为了定位大山、大河等大地上的物

体、空间的位置。比如城市开建的地铁隧道，一

般都是从两个方向同时开建，如果精度不高，两

边合龙时，隧道口就无法对上。

1990 年起，李建成用 26 年完成了精度“三级

跳”——他将我国大地水准面精度提高到小于 1

分米，将省级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 3—5 厘

米，城市大地水准面精度提高到 1 厘米。这一成

果已经规模化推广应用到我国 200 多个省市区

域的大地水准面精化工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

“李建成是我国大地水准面工程化应用研究

的主要开拓者，解决了精密区域大地水准面确定

的多项理论和技术难题，完成了从米级到分米

级、到厘米级、再到亚厘米级三次精度跨越。”在

对他研究成果的评定中，业界专家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赞扬。

建立国家现代高程基准
为改变传统做法、减少误差，李建成团队创新性地提出用大地水准面数值模型取代传统水准

标石……

李建成说：“兴趣是动力之源，研究兴趣一旦建

立起来，就可以由被动研究转为主动研究。”26 年

前，当他选择“大地水准面”时，它还只是一个比较

偏门的专业名词，鲜有问津。但李建成却一头扎进

去，乐在其中。

2008 年汶川地震使该地区大地基准遭到破

坏，李建成团队采用大地水准面精化技术，仅用半

个月就快速建立起灾区高程基准，为震后重建争取

了宝贵时间。

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

大地水准面精化技术再次施展威力，极大提升了灾

区应急的测绘效率。

李建成是个执著的人。“我们要有工匠精神，

盯着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透。”自从

选择做大地测量研究的那天起，李建成就向世纪

难题发起挑战，力求建立一个统一精确的“全国

大地水准面”。李建成的同事、武汉大学测绘学

院副院长闫利教授回忆，从读书时起，不论是炎

炎夏日还是湿冷冬天，总会看到李建成在电脑前

忙碌的身影。

从“无人问津”到实际应用
26年前，“大地水准面”还只是一个比较偏门的专业名词，鲜有问津。但李建成却一头扎进去、

乐在其中…… 作为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领域的一名科研

工作者，李建成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新

成果；而作为一名教师，李建成曾担任了 15年的武

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他为学生的培养、学院的发

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李建成的积极推动下，武汉大学测绘学院设

立了被誉为“中国测绘学界诺贝尔奖”的夏坚白测

绘创业与科技创新奖，以及陈永龄优秀学生创新

奖、李庆海测绘优秀学子奖等一系列奖学金。多年

来，李建成始终坚守教学一线，多次获得各类教学

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即使当了院士，依旧坚持给

学生上课。李建成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物理大

地测量学》《高等卫星大地测量学》等课程，并指导

青年教师讲授《物理海洋学》。

虽然已是武汉大学的副校长，行政事务繁忙，

但他仍然执着于研究和教学。为了保证教学秩序

和教学质量，李建成宁可推掉一些会议也要给学生

授课。他将科研成果融入课程教学，随时更新教学

内容，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同一门课，他每年的课

件都不同，总是添些新知识。

“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科学时代，大量人做了

很多基础性科研工作，铺垫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我

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时代，技术超前于科

学，基础研究在弱化。”李建成说。

把科研成果融入教学
多年来，李建成始终在教学一线，即使当了院士，也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

喜迎农历新年，苹果（中国）官网邀请 5位新锐华人艺术家，在其

网页推出了一组中国风浓郁的传统年画。今年，倪传婧的作品《吉星

高照》推至该网站的首页。

2014 年 5 月，年仅 25 岁的倪传婧靠着插画，就成了福布斯“30

under 30”（30位 30岁以下的）艺术榜单上最年轻的得主之一。那些

老外们说，她画里浓郁的中国风，让他们醉了。

可她并非科班出身，真正开始接触艺术，也就从大学开始。幼年

在广东，成长在香港。在那时香港的中学里，大家觉得只有医生、律

师才能挣大钱，才算出人头地。要画画？“没出息”，或者“那是青少年

的梦想，不切实际”。不过，好学生倪传婧从没这样想过。

高中会考时，成绩优异的倪传婧鼓足勇气，告诉妈妈：“我想学画

画！”还好，向来开明的妈妈只是吃惊了一下，“想好了吗？这样的职

业很可能以后是没有饭吃的。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就

支持你”。于是她参加了艺术类考试。就这样，倪传婧来到了号称

“艺术哈佛”的罗德岛设计学院。

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倪传婧并不知道自己擅长和想做的是什

么，于是选择了平面设计作为专业。可是，她的生活却渐渐被怀疑和

疑问给占据了。“我画得够专业么？”“同学们都好厉害，我毕业该怎么

办？”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就成了倪传婧在短暂的大学时光里

一直努力的目标。

经过 1、2年的探索，她终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是画插画。

当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福布斯艺术榜榜单上时，当初的坚持都

有了回报。18岁的女孩儿决心学画，25岁就荣登福布斯艺术时尚榜

单，倪传婧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不可能的梦”。 （本报综合）

倪传婧：
苹果官网
挂出她的年画

留声机
通 讯 员 王 伟 何彩俪
本报记者 张 晔

他是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是国际生产

工程学会（现为国际生产工程科学院，是机械制造

领域国际顶尖学术组织）首位中国大陆会员；他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大“王牌”教授之一……他就

是我国著名机械制造专家张幼桢。

1920 年 1 月，张幼桢出生在江苏常州。1941

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先在贵州

航空发动机厂工作，后赴美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任实习工程师。上世纪 80 年代前期他是航空切

削加工领域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导师，1991 年被原

航空航天部授予“部级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称

号。然而，他精彩的一生却永远定格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

植根航空 壮心不已

1952 年，一大批航空领域的专家从全国各地

来到南京，在明故宫的旧址上筹建南京航空工业专

科学校（南航前身）。张幼桢是第一批“归队”航空

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用一生践行航空报国志向。

建校初期，张幼桢作为学校首批教师，边编教

材边教学，自行研制教学实验仪器；“文革”中张幼

桢被隔离审查，科研和教学工作被迫中断，但他始

终保持坚定的信念。提起这段岁月，张幼桢显得十

分淡定，他并没有对往事耿耿于怀，而是想到如何

尽快补回白白浪费的大好时光。

“文革”后期，他恢复了工作，主动带队深入航

空发动机厂，结合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需求，确定

了航空难加工材料切削加工机理与技术研究方向，

并明确了科学研究密切与航空制造实际相结合的

科研路线。

1974 年，原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前

身）在南航建立难加工材料切削加工研究点，团

队在张幼桢的领导下，开展与航空生产实际密切

相关的前沿科技研究，为航空关键零部件生产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开创性引进先进技术，攻克

了歼十等飞机型号研制的技术难题；发明了自然

与半自然热电偶高精度快速标定装置，为国内一

大批高校深入开展切削温度测量研究提供了快

速、准确的实验装备。

改革开放后，张幼桢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确定

重点研究方向。在他的影响下，南航的机械制造学

科迅速发展壮大，在 1987 年成为首批国家重点学

科，并稳居全国前列。

春风化雨 桃李芬芳

“先生风度翩翩，气质儒雅，那是我心中真正教

授的模样。”30 多年过去了，现任南航机电学院副

院长的左敦稳教授仍记得初次见到张幼桢时的情

景。“面试时他要求我背一首唐诗，意料之外又别出

心裁的筛选是先生对学生文化修养的考量。”

1983 年，左敦稳从合肥工业大学考取南航的

国家教委代培出国研究生，成了张幼桢的硕士研究

生。半年之后留学日本，毕业时面对着日本企业的

高薪和国内知名高校向他抛出的橄榄枝，他毅然回

到南航，对于自己的选择，即使旁人不解，左敦稳仍

甘之如饴，“虽然在国内跟张先生读书时间只有半

年，但先生的学术研究精神，点点滴滴都在感染着

我，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南航”。

同样因为张幼桢留在南航的还有徐九华教

授。硕士毕业时，本可选择到国企工作，但在先生

的影响下，徐九华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谈到自

己留下的原因，他说：“先生的人格魅力是对我最大

的吸引。”

张幼桢重视人才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苦心经

营，对整个学科发展功不可没。在近四十年的时光

里，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从南航走出，从张先生麾下

走出，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姜澄宇是张幼桢

招收的第二届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了

南航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之后任西北工业大学校

长。此外，还有华侨大学副校长徐西鹏等一批学

界、商界、政界的知名人物。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先生”是大家对张幼桢的一致称呼，学生折服

先生的人格魅力、钦佩先生的学术造诣。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在学生眼中，身高一米

八多的张幼桢被学生亲切称为“五好先生”——课

上得好、字写得好、图画得好、黑板擦得好、风度好。

1955 年入学的退休教师刘肇发仍记得六十年

前张幼桢给他们上《材料力学》课的情景：“先生上

课身着西服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讲材料的五

大变形，生动、具体又不失幽默，听他上课就是一种

享受。”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位老人在时光面前停住了脚步，而在他倾尽一生

的机械制造领域、在南航的教研室、在每一个识得

他的人心中，他还是那个风范永存的张幼桢。

啃下航空材料“硬骨头”的那个人，走了

已是入夜时分，离合肥南站不远处依旧灯火通

明：聚光排灯下的十余条火车轨道上依次排列着

“高矮胖瘦”不一、型号不同的列车。

这里是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传说中的“动车医

院”，每天奔跑在不同线路上的动车都会回到这里

“检查身体”，其中包括广播系统的维护。上海铁路

局合肥客运段动车队的广播信息管理员张尧便是

其中的一名“声带医生”——乘客们在动车上听到

的每一个报站、每一次温馨提醒，都是由他们负责

录入和检修。

2017 年春运，合肥客运段增开列车变化大，广

播信息管理员要根据调图文件，找出相对应的车型

以及对应的车次停靠站的变化，然后再根据相关要

求一遍遍地核对数据进行修改、维护，以保障其正

常、准确“发声”。

对照工作计划，张尧登上了当日检修的第一辆

动车车体，这辆车在当天的运行中出现了报站错

误。张尧走进司机室，插入 IC 卡，检查系统广播的

错误信息，再背着电脑进入车厢另一头的监控室用

CF卡更换控制语音种类，最后正确内容被播报，这

组列车的检查工作才算结束。

通过分析“病症”，对症下药，别看说起来简单

轻松，其实不然。由于合肥南动车运用所承担了

CRH2A、CRH2C、CRH380B 三种不同车型的车

体，出现故障的原因也复杂多样。“光是一台车就有

近 700 个音频，6 个多 G 大小。”检修一趟下来，200

米长的动车张尧走了两个来回，虽是寒冬，张尧脸

上却冒起了细密的汗珠。

凌晨1点以后，检修库的车体多了起来，在成排

灯光的映照下，各单位作业人员的身影交错，耳边无

线电台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张尧说,他的工作却很

“寂寞”：从晚上 8点开始，车体陆续进入检修库，其

他“医生”的作业，需要在列车无电状态下先进行，而

“声带医生”检查时必须借助电源，只能等其他“医

生”检查完再开始工作，等待成了家常便饭。

在漆黑的列车上，张尧经常一等就是一个钟

头。“夏天不供电就和蒸笼没什么区别。”张尧说，行

走在无人的过道，安静到能听见车厢外的滴水声，对

讲机中传来的一两句指令成了他夜晚最好的陪伴。

这样枯燥的工作或许很难与张尧曾经的中文

专业联系起来。2014 年，22 岁的张尧大学毕业。

出于对铁路的热爱，他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成为

T64\63 次列车的实习乘务员。两年后，合肥客运

段成立了广播信息管理处，张尧和另一个广播信息

管理员袁宝被调配到这里。

“一个文科生一下子到了理工岗位，刚开始确

实压力山大，只能一边学理论，一边向老师傅讨

教。”张尧回忆自己第一次实际操作的时候，光 1台

车就弄了 2个小时。

今年是张尧作为铁路人的第三个春运，从台前

走向幕后，张尧说自己要做一枚看不见的春运“螺

丝钉”，“语音播报和视频影像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

旅客的乘车体验。”在他看来，擦亮“高铁名片”，一

方面要靠高铁中蕴藏的“黑科技”；另一方面，更要

靠行在路上的软实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回家的

路更温馨”。

“随着列车的奔驰,前方我们即将到达终点

站……”车内广播传来正确的播报，调试成功。

张尧拍拍手，给自己鼓了个掌，收拾起背包走向

下一台动车“病人”。 （据新华社）

他是春运动车的“声带医生”

陈 诺

周一有约

“八五”期间，当时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承担了多

项有关中国重力场逼近的重点研究课题，但此间，

这一研究领域的博士和研究骨干相继离校出国，李

建成独自承担起几乎全部有关课题的理论研究和

实际计算工作。

在导师宁津院士等的指导下，他几乎放弃了所

有休假，一头扎进实验室，最终顺利结项。这一成

果让他荣获 1996 年国家测绘局跨世纪学术带头

人，并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使他

在这一领域具备了深入研究的基础。

李建成展示中国高精度城市似大地水准面的研究成果


